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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城 治 水 记山 城 治 水 记
——重庆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调查重庆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

农村美不美，低头先看水。黑臭水体是

农村居民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

响群众生活质量和农业生产安全。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是关乎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也是

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2025 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重庆下出

“治水”先手棋，2023 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开展

农村黑臭水体清零行动，迭代升级目标体系、

工作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探索具有山

城特色的治水路径，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不断取得新成效。

截至今年 6 月底，重庆市农村黑臭水体实

现全域全面动态清零，动态排查建档的 1314

个 305 万平方米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

惠及群众 82.2 万人，在国家首批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试点绩效评价中获评“优秀”。在消除

农村黑臭水体过程中，重庆有哪些经验做法

值得推广借鉴？

分类施治

重庆大山大水、山水相融。绿水青山间，

河渠沟塘纵横交错，润泽乡村沃野，滋养一方

百姓，绘就巴渝和美乡村的生态底色。

巴岳山下，重庆铜梁区侣俸镇水龙村，姚

家堰塘碧波荡漾，环湖而建的生态步道串起

村民幸福生活。“变化太大了！”说起姚家堰塘

的变化，村民夏小明喜笑颜开：“过去水塘发

黑发臭，路过都要绕开走。如今水变清了、环

境变好了，很多人闲暇时都来散步。”

姚家堰塘水体面积约 6500 平方米，周边

居住着 40 多户农户。去年 6 月，侣俸镇排查

分析发现，该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是农户生

活污水散排与水底淤泥淤积。侣俸镇副镇长

李大国说：“我们采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和

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治理方法，在建设污水集

中收集池、清淤清漂等精准施治后，水体黑臭

现象很快得以消除。”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特

别是在重庆。重庆农村面积占全市面积的 95%，

丘陵山地面积占比达 98%，行政村社近 1万个，

农村常住人口近千万人。这样的市情特点，导致

重庆农村黑臭水体呈现数量多、分布广、类型

多、面积小、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污染成因复

杂等特征，治理难度比其他地方大得多。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面对困难挑战，重

庆没有采取碎片化治理，也没有搞“一填了

之”的权宜之计，而是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

出发，统筹兼顾、标本兼治，探索出一套融合

“源头管控、过程阻断、水岸共治、生态修复”

的治水之道。

摸清底数，方能心中有数。重庆创新实

施“乡镇排查—区县核查—市级抽查”的农村

黑臭水体三级排查方式，通过看、闻、听、测，

开展全市域、全覆盖、地毯式摸底排查，并建

立台账清单。“通过现场踏勘、群众调查、水质

监测等方式，我们对公共区域水域面积达 200

平方米以上的河流、坑塘、沟渠、水库 4 类水

体，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前屋后小微水体

开展了重点排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

副处长江思睿说。

以铜梁区为例，2023年 9月以来，当地共排

查出农村黑臭水体 45 条，涉及 28 个镇街 45 个

村。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龙思梅说，这些黑

臭水体的水体类型、污染来源、污染程度是多样

的，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工业废水、底泥淤

积等因素均可能造成黑臭水体，即便是在同一

区域的水体，黑臭成因也存在差异。

成因的多样性带来治理的复杂性，“一招

鲜吃遍天”的做法显然不存在。为更加精准高

效治理农村黑臭水体，重庆坚持分区分类施

策，不搞整齐划一。各区县在对水体污染源分

析研判后，建立“一水一档一策”问题清单，因

地制宜采取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网连通、

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分门别类靶向治理。

重庆巴南区“五山一水四分田”，大农村特

征明显。近年来，当地经过3轮摸底排查后，确认

了 19个农村黑臭水体，“一水一策”建立问题清

单。这些水体的黑臭成因各样，有的是污水管网

建设不完善，有的是农村污水治理设施

处理效果差，有的则是污水溢流及散养

家禽形成淤泥堆

积，等等。

“ 病 因 ”不

同，“药方”自然

也不同。在巴南

区 接 龙 镇 塘 边

村，受管网配套不完善、雨污分流不彻底等多

重因素影响，小石桥河道出现 1800 平方米黑

臭水体。这种“多元污染河流”型黑臭水体怎

么治？接龙镇副镇长刘渝给出回答：“上下游、

左右岸兼治，通过雨污管网整治、监管小微企

业排污、构建河道生态缓冲带等方式综合施

策。”如今，黑水沟变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滨水景观带，附近 200 多户居民受益。

与小石桥河道不同，巴南区天星寺镇芙

蓉 村 的 刘 家 沟 黑 臭 水 体 属 于“ 富 营 养 化 坑

塘”。“过去这里是荒废的鱼塘，藻类泛滥，水

生态遭到破坏。”天星寺镇副镇长李如胜说，

他们采取“水面清漂+水下清淤”方式，先移除

大部分内源污染，再投放草食性水生生物，通

过构建食物链关系控制藻类繁殖，持续削减

内源污染，让生态系统重新建立。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耿琴说，他们

把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镇街污水管网延伸、巴渝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河 湖 长 制 落 实 等 工 作 贯 通

融合、一体推进，新建 4.6 公里排水管网，完成

7 个农村污水处理站提质增效。如今，巴南区

农村黑臭水体排查覆盖率、检测达标率、消除

率均达 100%。

治用结合

璧北河畔，重庆璧山区七塘镇喜观村，一

座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河流两岸。

走进村民向林光家，只见房前屋后设置了化

粪池、隔油池、过滤井等污水处理设施。“过

去，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周边臭烘烘的；如今，

污水收集处理后还能就近灌溉农田，干净又

方便。”向林光说。

生活污水直排是造成农村黑臭水体的重

要原因。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选亮告

诉记者，由于农村地区房屋分布较分散，加之

过去一些地方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不完善，

居民常常将生活污水直接倾倒到房前屋后的

沟渠和坑塘中，而水体自净能力和流动性有

限，最终引发水体黑臭现象。

记者调研了解到，重庆在治理农村生活

污水的实践中一度面临“两难”。一是污水收

集难。农村地域广阔，居民点散布在山地、丘

陵、河流、平坝等复杂地形之间，污水排放点

多面广，难以集中收集。二是统一模式难。

由于农户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房屋布局及

周边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污水排放方式、

处理条件呈现多样性，采用统一的治理模式

不符合实际。

为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切断黑

臭水体的污染源，重庆着力推进乡镇污水处

理厂服务范围向农村延伸覆盖，以减量化、生

态化、资源化为导向，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就地就农、循环资源化利用。

2024 年，璧山区在重庆市率先开展农村

污水“零直排村”建设，将七塘镇喜观村、将军

村作为试点先行。七塘镇副镇长李乾春介

绍，他们按照“三分三全”治理思路，着力将农

村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分级监管”，实

现农村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监管”，进而

解决农村污水“反复治、治反复”问题。

农村污水“零直排村”建设中，璧山区重点

突出资源化利用，实现农村污水处理从无害化

向资源化转变。以喜观村幺滩院子聚居点为

例，该院落共有 26 户农户，采取“生态池调控+

管网还田利用+智能化浇灌”模式，把污水集中

收集到生态调控池无害化处理后，作为农业水

肥施用于周边 86 亩果园，年节约灌溉用水

3650 立方米，节约有机肥 800 公斤，果

园亩产增加 750公斤。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唯一一座国

际湿地城市，重庆梁平区通过“小微湿

地+”的治理模式让一个个农村黑臭

水体变成清水塘。目前，梁平区已建成

小微湿地 3500 多个。记者在梁平区竹

山镇猎神村看到，100 多个形态各异

的小微湿地星

罗棋布、生机盎

然，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

猎神村曾是出了名的采矿村，不少矿

坑在雨水沉积下形成黑臭水体，村民们苦不堪

言。猎神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宗寿说，

近些年，他们依山就势将这些矿坑打造成梯塘

小微湿地群，在坑里栽种了美人蕉、旱伞草等

水生植物，既修复水生态，又形成湿地景观带，

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2024 年，猎神村接待游

客超 3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 3000万元。

“乡村小微湿地网络发挥了净化水质、涵

养水源、调节局地小气候、提升生物多样性的

功能，既有效消除了农村黑臭水体，又提高了

乡村人居环境和景观品质。”梁平区湿地保护

中心高级工程师余先怀说，当地还采取“乡村

小微湿地净化塘+节水灌溉”的模式，对雨水、

分散式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净化，实现乡村水

资源高效回收利用。

共治共享

连绵起伏的武陵山脉横亘渝东南。群山

脚下的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铜

锣村，冯家坝沟渠清水潺潺。说起曾经的冯

家坝沟渠，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姚蓉直摇头：

“沟渠周边的土地长期撂荒，大家都不敢在这

里种庄稼。”

为啥？因为一下大雨，山洪就把泥土和

庄稼冲进沟渠之中，久而久之，排水沟成了臭

水沟。姚蓉说，去年得知镇上要治理这条沟

渠时，乡亲们很高兴，许多人自告奋勇投工投

劳，参与工程建设。

如今，治理后的冯家坝沟渠河道宽畅、边

坡牢固，沟身两侧原本高低不平的坡地变成了

规整的良田，周边 96 户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得益于沟渠治理，我家里的耕

地面积增加了 1亩多，种上玉米和黄豆，每年能

增收 6000多元。”铜锣村村民冯其清说。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毛伟说，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当地

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优势，广泛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与管护

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和积分管理，变“要我治”

为“我要治”，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

受益的良好局面。2024 年 11 月，该县农村黑

臭水体整治工作全面完成。

坚持齐抓共管、共治共享，是重庆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近

年来，重庆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作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牵一发动全身”的重点工作，成立市

级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

零；通过召开院坝会、居民议事会等方式，引导

群众参与水体治理和管护的全过程、各环节。

为强化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资金保障，重

庆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积极探索多元

化资金投入机制。近年来，重庆累计争取国

家两批试点资金共 1.5 亿元，市、区财政资金

投入 7.6 亿元，有效撬动社会投资 1.1 亿元，共

同守护乡愁水脉。

在争取上级资金的同时，重庆不少区县

通过资金整合强化投入保障。比如，地处三

峡库区的忠县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镇生

活污水治理、巴渝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项

目资金，统筹整合用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

现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一体推

进，顺利完成 11 个农村黑臭水体清零工作。

“动态清零是第一步，防止返黑返臭是关

键。”忠县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冬明

介绍，忠县依托河湖长制，对完成整治的农村

黑臭水体开展定期巡查和水质监测，加大农

村污水治理设施日常巡查和维护，发现问题

立行立改，确保治理区域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重庆云阳县沙市镇地处长江一级支流汤

溪河上游，当地创新网格化监管模式，将整治

后的两处黑臭水体覆盖区域划分为 130 个网

格单元，每个网格由镇上分管领导、村（社区）

干部等 6 类人员组成，共同负责网格区域内的

黑臭水体管护、日常监督、环境卫生整治、绿

化管护等工作，用小网格撬动大治理，实现黑

臭水体事项“应管尽管、应办尽办”。

在数字重庆建设的牵引下，重庆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从“治理”迈向“智管”。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芹介绍，他们将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纳入“巴渝治水”数字场景运用，突

出市、区县、乡镇3级贯通治理，开发出农村黑臭

水体智慧监管系统和现场核查 APP，建立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一件事”处置机制，引导公众参

与监督，形成全民共治共享格局。

绿满山城，水润民心。乡村水系的生态

焕新，给重庆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

得感。每一处山涧清流，都在为万里长江注

入勃勃生机。

农 村 治 水 ，是 建 设 美 丽 乡

村、改善水环境的重点，更是难

点。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对提升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质 量 有 重 要 意

义。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

生态屏障，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

黑臭水体清零行动。面临农村

黑臭水体数量多、分布广、污染

成因复杂、治理难度大等困难挑

战，重庆坚持分区分类施策，探

索出一套融合“源头管控、过程

阻断、水岸共治、生态修复”的治

水之道。

治水工作，不仅关乎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

和美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

一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具

有多重价值，包括恢复水系

连通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的生态价值，重塑亲水文

化、延续乡土文明脉络的文

化价值，以及赋能产业升

级，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通

道的发展价值。

农村黑臭水体的成因

多 样 复 杂 ，治 理 难 度 较

大。近年来，各地围绕“控

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

复 、长 效 管 护 ”的 技 术 路

线，通过政策引导、资金保

障、机制创新等多措并举，

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

作从“点上突破”向“全域

覆盖”延伸，从“短期达标”

向“长治久清”转型，取得

显著成效。

为实现农村黑臭水体

清零目标，重庆在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中大

胆实践、开拓创新，初步探

索出一条西部地区农村黑

臭水体整治的实践路径。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建立

高效协同推进机制。市、

区县、乡镇三级分别成立

工作专班，开展专项行动，

构建起“高位推动、上下联

动、横向协同、合力攻坚、

闭 环 治 理 ”的 工 作 格 局 。

二是突出因地制宜，科技赋能破解污染难题。通过“污

水管网+处理设施”组合模式实现源头管控。在控源

基础上，针对不同污染原因，分类施策构建差异化治理

模式。三是坚持长效导向，迭代创新构建制度闭环。

通过政策引导，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和改进

管理的重要依据，推动地方建立水体运维管护一体化

制度；在治理中同步落实“河长制”“村民监督员”等机

制，确保治理后的水体长期保持稳定达标。“建管并重”

的治理思路既有效避免“治理—反弹—再治理”的恶性

循环，又将治理后的水体与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结合，

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绝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关

乎乡村文明重塑的系统工程。当前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基础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通过政策明确“干什么、怎

么干”，通过资金保障“干得成、干得好”，通过绩效评价

“干得值、可持续”。实践过程中，各地需进一步强化政

策的差异化指导，探索社会资本参与路径，并深化“资

金—项目—效益”的动态联动机制，让财政资金真正成

为推动农村水环境持续改善的“源头活水”。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随着

治理工作向纵深推进，需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市

场化机制、探索共治共享模式。唯有久久为功，方能让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景永驻乡村，为子孙后代守护

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家园。这

既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庄严承诺，更是对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回应。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研究员）

守好和美乡村建设的水脉

卢旭东

人们在重庆梁平区荷塘小微湿地游憩。 余先怀摄

治理后的重庆璧山区丁家街道三

湾堰塘水清岸绿。 曾清龙摄


